
牟宗三先生素喜水浒，
他在文章中说：《红楼梦》是
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
浒传》是禅宗。把《金瓶梅》
置于《红楼梦》之上，想来必
有亿兆读者万难认同，腹诽
者有之，辩难者有之，翻桌子
骂娘的也必有之。

匹夫不可夺志，每个人
喜好各不同，平常得很，不必
强求共识。牟宗三曾向一个
朋友说：“我有一个禅机，请
你细参。李逵决搬不上他的
娘，写水浒的人压根就不想
叫他搬上来：理上不能如
此。请问什么缘故？”友
人瞪目不解。友人不解
处，恰是牟先生的独家心
得：李逵不去搬，不是李
逵，去搬而搬得上来，也
不是李逵。牟氏说这是
“一个大机窍”，作者之用
心，读者所留心，自然都
要在这个“大机窍”上转
圜几番。

李逵之为李逵，既有铁
牛之憨直，又有黑旋风之飙
野，还是个孝而不悌的李家
老二。这位李二，于外是反
皇帝不反宋江，于内是敬母
亲不敬长兄。比如宋江、武
松，人皆知为宋三、武二：武
大死后，武松在张青等人口
中还是“兄弟武二郎”；三山
聚义打青州时，杨志、鲁智深
说起宋江，都叫“宋三郎”。
唯独铁牛李二，出场时却是
“铁牛李大哥，在底下寻主人
家借钱”，江湖兄弟也多称呼
“李大哥”，李逵打死殷天锡

拖累了柴进，小旋风伪称行
凶的黑旋风是“庄客李大”。
除了同乡朱贵，几乎没人知
道李逵有个做长工的哥哥李
达。这李逵漂泊江湖，做惯
了李大与李大哥，唯有被罗
真人跌落蓟州府那一回，狗
血尿屎劈头淋下，招做“妖人
李二”，难得承认了自己是个
弟弟。

宋江老爹上了山，公孙
胜要回家看老母，李铁牛放
声大哭：“我只有一个老娘
在家里。我的哥哥又在别
人家做长工，如何养我娘快

乐？我要去取他来，这里快
乐几时也好。”李逵孝子本
色，有母怎可不搬？搬来落
草，在土匪窝里做个山大
娘，李母怎肯？李逵于是说
大话：“铁牛如今做了官，上
路特来取娘。”半骗半抢，背
了娘，提了朴刀，出门望小
路里便走。搬到山上之后
呢？“老娘快乐几时”！快乐
的老娘想不想当奶奶，要不
要催儿子娶媳妇，会不会劝
儿子积阴功，劝儿子莫杀
人？至少临阵杀敌的时候
不要冲在前面，免得老娘担
惊受怕，白发人送黑发人。

万一老娘的想法和宋当家
不一致呢？黑旋风是紧跟
及时雨，还是顺着老母亲？
娶妻生子的李逵，一双慈爱
的眼睛始终关怀注视着的
李逵，冲锋时心有牵挂的李
逵，还是黑旋风么，还会是
天杀星么！所以母亲要搬，
可是又上不得梁山，最后的
结局，半路死掉了事。
《水浒传》写得完好，李

逵身边必不能有个老娘，就
像《红楼梦》里，林黛玉必不
得结婚生子。这是书中之
命运，更是宿命之必然。有

些人，必有家眷才上梁山，
如秦明，如徐宁；有些人，必
有家眷在梁山方安，如王
英；有些人，必不可有家眷，
林冲是也，李逵是也。而其
中又有差异：林冲差人去东
京取家眷，回来报告妻子与
岳丈都已身亡，林教头潸然
泪下，晁盖等亦无不怅然嗟
叹，以助其哀。而李逵老娘
被虎吃掉，黑旋风归山，诉
说杀虎一事，李逵流下泪
来，宋江却大笑，后文又写
众多好汉大喜，似无一人同
情惋惜。在林冲为可悲，在
李逵则可笑。宋江之笑似

不仁，但若此时一哭，人情
与文理尽虚伪了。于是牟
宗三说：洒脱一切，而游戏
三昧，是水浒妩媚境界。

还有一类英雄，不容于
朝廷，亦不得上梁山，乃至遍
寻天涯觅不见，便是开篇第
一位忠臣孝子，王进。流氓
高二一脚成功名，做了殿帅
府太尉，到任点名，独有教头
王进生病未到，恰是仇家之
子，正好报复。王教头无奈
逃离东京，一开始要去延安
府投奔老种经略相公，后面
却不知所踪。弟子史进寻至
小种经略府，听说师父在
老种经略处，寻到延州，
又寻不着。金圣叹说他
“无首无尾者，其犹神龙
欤”，点名不到，不见其首
也；一去延安，不见其尾
也。这也是宿命天定，
“不见其首者，示人乱世
不应出头也；不见其尾

者，示人乱世决无收场也。”
但文人多事，陈忱《水浒后
传》让王进做了李俊驾前五
虎大将之首，俞万春《荡寇
志》则让他征剿梁山，阵前骂
死了林冲。

续书为王进安排了种种
去向，各自肚肠各自想象。
其实生逢末朝，有一个好男
儿天涯海角觅不到，何尝不
是善终。水浒已在朝野边
沿，此人竟似不在天地之
间。忠臣孝子，良人义士，隐
匿乎篇卷之外，为这浊世画
一笔永恒的留白，不亦宜乎。

英雄自去，何必重来。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漫向天涯说归处
斗小筲

如今，使用手机支付已成为

许多消费者的首选，手机一扫，完

成支付，方便快捷。但却有人偏

偏在扫码上“加码”，把简单方便

的消费，变得复杂而麻烦。

如非亲身体验，我还真不敢

妄言。那天，我和爱人去看朋友，

因为他住的小区没有停车位，我

便把车停在离他家较近的一个停

车场。这个停车场很大，进出都

是无人管理。车开进去很简单，

车到进口，抬杆放行，可出来时却

遇到了麻烦。原以为，我扫码、缴

费，便可抬杆走人。谁知，停车场

设置的“二维码”不仅需要关注公

众号，还要注册成会员，才能缴

费。像我这样年龄偏大，对这一

套不太熟悉的人，为了不影响其他车辆出行，便停在

靠近出口的路边操作。等我好不容易鼓捣好了，存

车费缴完了，车杆也抬起来了——可还没等我的车

启动，另一辆车抢先过了杆，并加速而去。等我的车

到杆前时，那根红白相间的杆子，已缓缓落下，又把

我的车挡住了。

那位眼疾手快，捷足先“出”的哥们儿，虽道德水

准偏低，但如若没有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一系列

非分要求，我也不至于缴了存车费，还被挡着走不

了。虽然，经过与停车场管理人员交涉，查明我确实

已经缴费，并给予放行，但这前前后后至少耽误了我

半个小时。

从这件事来看，将扫码消费复杂化，甚至让消费

者烦恼堵心的始作俑者，无疑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经

营者。他们应该是出于商业目的，利用扫码，强行

“圈粉”，并无偿获得消费者的头像、地理位置、身份

信息、电话号码等个人隐私资料——他们有没有非

法贩卖会员资料，我不妄加判断；但我过后向消协投

诉了他们，并让他们删除了我的信息。

据了解，这种强制扫码注册的商家行为，已在

点餐、网购等领域普遍出现。这极大侵害了消费者

的利益，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规

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

治理这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必须要多方

出手，联合作战。首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建

立健全联合执法监督制度，持续加强对相关企业、

商家的监督、抽查，完善线上线下消费者侵权投诉

渠道，发现强制收集、非法收集、泄露消费者个人

信息的违法行为，要及时纠正，并采取相应处罚措

施，加以杜绝；对于消费者来讲，必须加强维权意

识，依法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在消费时，

尽量避开关注公众号和注册会员；如确需

注册，也要谨慎填写个人重要的信息。一

旦发现商家有非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

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依法

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不被侵犯，让利欲熏心

的商家无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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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写意·低调
程 远

一次，我去照相
馆取照片，工作人员
向我要单据，我忘记
带了。她马上说：“不
行！”我急忙解释：“我
家距离照相馆很远，
跑一趟不容易，麻烦
你帮我找一找，行
不？”还算庆幸，她受
到“感化”，从一小堆
照片中毫不费力地把
我的照片取出，然后
让我在记录本上签字
为证。

另一次，我到一家食品
店买蛋糕。顾客有四五个，
服务员只有一位，忙得不亦
乐乎。有顾客性急，不时高

叫：“给我称二斤！”
这时，那位服务员和
蔼地说：“人多，请稍
等，行不？”顾客便不
好意思继续嚷嚷，任
凭她手脚麻利地一
份份打点。

两件小事，简单
得不足挂齿。我所
感兴趣的，是两位服
务员“不行”与“行
不”的词序颠倒。前
者一句“不行！”拒人
于千里之外，仿佛冷

不防被呛了一口凉风；而
后者一句“行不？”则如微
风送暖，让人收获理解和
支持。

﹃
不
行
﹄
与
﹃
行
不
﹄

杨
桂
松

6月的
大学校园，
飘荡着离别
的 气 息 。
拍毕业照、
参加毕业晚会、吃散伙
饭，轮番上演。还有就
是跳蚤市场，每到夜幕
降临时，校园里就有不

少 即 将 毕
业 的 学 生
在 卖 二 手
物品，书、
笔 、手 机

架、球拍……东西虽是
二手的，但都很好，毕竟
曾是他们精心挑选的，
价格更是便宜，两三元、
四五元一样。你若忍
心再还价，他们还是
愿意卖给你，毕竟不
是真正做生意。

离别了，把无法
带走的物品留给学弟
学妹，既能给它们找
个好归宿，让它们继
续发挥作用，也能让
自己轻装赴前程。这
可能是他们中许多人
第一次摆摊，也可能
是唯一一次。离别的
摊位，宣告求学生涯
暂告一段落，多少有
些伤感。

离别的摊位
徐 徐

麦收不轻松，有时大人
连饭都顾不上吃。但对我
们小孩子来说，还有一样好
处，那就是可以吃青麦穗。
麦子虽然大部分都熟了，变
成黄色，但地头上总有那么
几丛还没熟透的青麦子。
把青麦穗揪下来用手搓一
搓，一颗颗鲜嫩的麦粒就出
来了。未成熟的麦粒水分
足，颗粒大，放进嘴里一嚼，
满满的浓浆，有点甜，带着
麦香。我们吃这种东西是
要背着大人的——大人倒
不是舍不得那几个麦穗，主
要怕我们不小心咽下麦芒。

每当麦收时，奶奶都会
给我们讲关于麦芒的“真人
真事”：哪村哪村的小闺女
吃青麦粒咽下了麦芒，不敢
跟大人说，肚子疼了一夜，
第二天，死了……青麦粒虽
好吃，但听了奶奶的话后，
我和两个妹妹都不敢轻易
吃了。

我们的小妹妹才三岁，
她在地头玩儿狗尾巴草玩儿
腻了，竟揪下一个青麦穗放
在嘴里。我们发现时，她已
在“哇哇”大哭了。麦芒卡住
了嗓子，她吓得小脸儿焦黄，
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我
既心疼又着急，上前去掰小
四的嘴。小四边哭边叫，老
二也吓哭了，小声问我：“姐，
小四的肠子会烂吗？”

妈妈已经跑过来了，她
推开我，用一只手的食指伸

进小四嘴里。只听小四“呕”
的一声，吐了。妈妈的手指
已抽出来，指肚上有一根一
厘米左右的麦芒混着唾沫泡
泡。妈妈这才喘出一口气，
叫道：“你不要命啦？敢吃这
个！”小四抽抽搭搭地说：“没
人跟我玩儿……”

奶奶一把搂过小四说：
“不拾麦穗了，奶奶跟你玩
儿。小四乖，不哭了啊。”我
们都围着小四，生怕她会凭
空消失。这一天，拾麦穗的
活儿谁都没有再干。我和老
三一人捉了两个大蚂蚱。我
们都说，烧熟了给小四吃。
老二采了很多野花，给小四
编了个花环戴在头上，小四
高兴得又唱又跳。

我手里拿着不停挣扎
的大蚂蚱，催着奶奶赶快
点火烧蚂蚱。奶奶说：“可

不敢在这儿点火，都是晒
脆了的麦地，一点火星也
见不得。等回家我用油给
炸吧。”天哪，油炸蚂蚱！
那该有多香？那年月，到
了麦收季节，很多人家的
面粉缸已见底了，只能吃
玉米面。地里的蔬菜还没
下来，就只有腌萝卜、腌
蒜。我家算不错的，总会
省出来一点面粉留着割麦
子的时候吃。虽如此，在
不见荤腥的年月，油炸蚂
蚱也是很馋人的。小四也
算因祸得福了，那天晚上，
奶奶果真给她炸了蚂蚱。
她吃得满嘴流油，我们三
个姐姐馋得满眼冒光。

吃青麦穗
林梅朵

“好多年没见到
你读书时最要好的
那个同学了。”吃饭
时，父亲随口说。我
内心“咯噔”一下，父
亲说的同学叫黄炜，那时我
俩形影不离，在宿舍睡同一
张床，甚至真穿过同一条裤
子。我回父亲：“在朋友圈里
看到，他过得挺好的。”父亲
好奇地问：“怎么不来往了？
友谊过了保质期？”我呵呵一
笑，觉得父亲说得很幽默。

饭后，我仔细回忆了一
下，我俩从之前无话不谈、
比亲兄弟还亲，变成如今
在朋友圈点个赞都犹豫不
决，究其原因，居然是没有

原因——我们没有
矛盾，没有背叛，甚
至没有红过脸，但
时间让我们变成了
陌生人。

如此看来，如父亲所言，
友谊的确是有保质期的，可
能是在大学毕业那天，可能
是在调动工作那天，还可能
是在你结婚那天。总之那天
以后，曾经以为友谊的城墙
会固若金汤，却不料很快就
土崩瓦解。

不过，不用去追究谁对
谁错，更不用耿耿于怀，因为
这是人生常态。而那些过了
保质期的友谊，也不啻为人
生的一笔财富。

保质期
董川北

星 期 文 库
儿时的麦收之二


